
顾念章对玻璃片扎到眼球上

没什么概念，他只想着去大商店
里打二两烧酒给外祖父暖胃。他
对那孩子摆摆手，多大的事，把胆
子好好放回肚子里。不就瞎了只
眼吗，哪有革命不流血的？下一个
你们要斗谁？
“蒋老头。”那孩子稍稍安了

些心，“刘大刚说，下一个目标是

村东的蒋老头。”
“嗯，”顾念章点点头，“回家

睡吧。”
蒋老头姓姜，不知道哪里人，

都说是个苏联特务。小孩子搞不
清苏联在哪里，一听到“特务”，就
认定是国民党从台湾派来的；既

然从台湾来的，那必定姓蒋，天下
的特务都姓蒋。后来顾念章慢慢
弄明白了，老姜其实是个俄语翻
译，中国跟苏联好得穿一条裤子
时，他给支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苏联专家当翻译，市领导、县领
导见着他都得点头哈腰的，更不
用说公社书记啥的。然后，因为中

国和印度的边境冲突，苏联不高
兴了，发表一个袒护印度的公开

声明，两国关系开始微妙；屋漏偏
逢连阴雨，苏联对中国斗志昂扬的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也不满，而中
国对赫鲁晓夫涎着脸和美国拉关
系也看不下去；大眼瞪小眼，心里
都不爽，相互都要背过身去，一使
劲儿，中苏友好的裤子撕裂了。第
二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同中国签订
的六百个合同，撤走了全部在华专
家。当然，事情远不只这么简单，

说来必须话长，不过就老姜来说，
故事讲到这里足够了———苏联专
家都走了，他也就没用了；没用倒
还在其次，掉过头还要挑你毛病：
你跟“苏修”究竟什么关系？是不
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收买的特
务？

这种事情你哪说得清楚？你

说你不是就不是了？如果不是，你
那一口舌头乱蹦的俄语是怎么回
事？老姜就不吭声了。跟革命领导
和革命群众你用汉语是讲不明白
的，用俄语更不行，那只好沉默，
离得越远越好。他主动要求被发
配到偏远的运河边。

他以为躲到村边就太平了。
这下好了，一帮小知识分子敲锣打
鼓地来了。批斗一个特务，听上去
都激动人心。这一次顾念章亲自
去了。老姜一间茅草屋门大敞着，
人不见了。顾念章坐到老姜门口
的一个藤条马扎上，“革命闯将尖
刀排”副排长刘大刚带着一帮人

到河边找。十来分钟后，一帮人吆

五喝六地押着老姜回来。老姜腰
弓头低，像一辆破败的独轮车被推
到顾念章跟前，又长又稀的白头发
遮住了两只眼。旁边有人端着他
在河边正洗的一盆衣服，端着搪瓷
脸盆的少年兴奋地说：“报告排
长，我听见蒋家特务蹲在河边洗衣
服时嘴里咕哝说：这衣服，就是领

子和袖子最脏。排长，他辱骂我们
的领袖！”

老姜蹙着眉头，打算用皱纹

把遮住眼睛的白头发支起来，但
这种反动的企图是徒劳的，头发

还是低垂在脑门儿上。“我没说。
还没洗到袖子。”

若干年后，这是世人皆知的
段子。但在 1969年运河边的村庄
里，如果是刘大刚欲加之罪，那只
能说明刘大刚是个天生的“革命”
好手，“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若干
年后，顾念章已经在北大留校任

教有年，他回河边看舅舅，得知当
年的副排长刘大刚已升任副县
长。该县人民都知道刘副县长口
才一流，对一无所知的事情绕了
半圈也能说到点子上。人民说：刘
副县长天生就是当领导的命。

1969 年，刘大刚上来就给了
老姜一个耳光。“这罪更大，领袖

你都不洗完整！”
老姜又咕哝了一句。这句谁

都没听懂。
“你说什么？”刘大刚掐着腰

问。
老姜摇摇头，表示没出过声。

大家也就把这事忘了，兴冲冲等

着顾念章发话，开始花样翻新的
批斗。顾念章没听懂那句话，但他
听见了，他觉得老姜的舌头上像
装了一个性能良好的弹簧，当舌
头弹性十足地击打上颚和牙齿
时，老姜发出了悦耳的声音，如同
某种深沉的鸟叫。凭着依稀的记
忆，他觉得这声音似曾相识。

“别急着上手，”顾念章站起

来，让手下们把老姜松开，“给他
一天时间，等他把电报机找出来
再说。”
“不斗了？那咱们不是白来

了？”刘大刚歪着脑袋看正排长。
“对一个国民党的特务，批斗

他重要，还是搜出敌台重要？”顾
念章向更多的手下挥挥手，“你们

知道特务靠什么传送情报？”
“电报机！”大家一起说。
公社电影院巡回在各村庄放

映的露天电影里，所有反特片里的
国民党特务都有一台电报机，每天

夜里躲在诡秘的角落里，嘀嘀嘀嘀
地发报，向蒋家王朝传递有关共产
党和革命的重要情报。这个大家
都懂。

懂就好。那就先散了吧。
顾念章去了河边，对着芦苇

丛装模作样地撒了一泡子虚乌有
的长尿，等“革命闯将尖刀排”的

成员们都散了，他又回到老姜的茅
草房前。老姜坐在马扎上继续洗
衣服。这群小崽子们狠起来可能
也像狼，但他还是止不住地觉得可
笑，更觉得可悲。世道如此，终老
河边又有什么意义。他先对顾念
章开了口：“你不会真要搜敌台
吧？”

“我想听你再说一遍那句
话。”
“哪句？”
“我们都听不懂的那句。舌头

上蹿下跳的那句。”顾念章犹疑地
说，“———外语？”
“你怎么知道是外语？”

“在上海的时候听过。”
“哦，”老姜用手背撩起遮眼

的白头发，“你就是老章家的外
孙，从上海来的？”
“嗯，我外公姓章。”
老姜笑了笑，根本不像即将

要被批斗的样子。他的舌头再次
在嘴里跳了一串踢踏舞，这一次美

妙的声音持续的时间更长。他本

能地相信这个少年，不仅因为他是
老章的外孙，从上海来；还因为他
为了确认一种陌生的声音重新折
了回来。“俄语。好听吗？”

顾念章说：“好听。刚才那句
短的是什么意思？”
“骂你们的。有娘养，没娘

教。”

“嗯。”顾念章说，“我得回去
找我外公了。”转身往家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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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旁既有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有逛来逛去的闲
人。后来才知道，那可不是闲人，都是全国各地来负
责处理的工作人员。大家之所以低着头，很少交流，
就是怕口音被听出来，立马会有人劝返。

世上真是有无尽的偶遇与巧合，温如风竟然在
这里碰见了欧宝财，就是在省城遇见的那个“老油
条”上访户。照欧宝财的说法，他告的是惊天大案：
承包地里的露天煤矿被强行霸占。他倒没有小瞧为

半棵树起事的“小虾米”温如风，并且指导着他填了
表格，插在他前边递上去了。他离欧宝财的住处倒
不远，本来想搬到一起去住，可已交了预付款，人家
咋都不退，他就只好抽空过来与欧谝一谝，夜深了
才回去睡。欧宝财把这里的一切都摸得门清：之所
以天天要去排队，递状子，就是为了引起重视，行话
也叫“打卡”。

看来告状的门道和学问的确很大。他在北斗镇

了解的一些情况，与来京后的很是不符。那个来他
家压面的邻村上访户，看来就是盯着他款待的那顿
肉臊子面，还有免费磨的几十斤麦子。他说到京城
你首先朝天安门走，端直把状子朝头上一顶，扑通
一跪，啥问题都解决了。可来了一打听，所有人都嗤
之以鼻，说你去试试么。他第二天的确去试过，却多
了个心眼，身上啥都没带，扑通跪下，看身边如何反

应。结果立马过来几个穿得标流线直的小伙子，架
起胳膊就把他朝一边拉。他急忙做揉脚状，说脚扭
了，直喊疼、疼！人家把他拉到一个车上问了半天，
他身上除了一点零花钱，就是身份证，还有一个老
照相机。他说就是来看天安门的。日子好了，出来逛
逛，东张西望的，一不小心，把脚崴了。几个人相互
看看，也没难为他，就把他放了。

他从欧宝财嘴里才知道，天安门可是不能随便

乱跪的。胡闹可以以扰乱社会治安罪把你抓起来。
他就随着欧宝财每天早上去排队递状子，下午胡乱

逛逛。有时也会把二胡拿出来，坐在天桥旁，拉拉
《赛马》，快弓部分仍是乱翻跟头。竟然还有人给他
面前撂几个镚子儿。开始他还觉得有点受侮辱，后
来也习惯了，起码够一顿早餐钱，有时还能管一天。
这样消磨了十几日，他觉得也不是个路数，尤其是
想家、想花如屏了，也操心自己的生意。他就准备撇
撇脱脱弄一场，引起注意后，赶紧回去算了。他还是

想到了天安门，想到了那几个标流线直的小伙子，
反正把他也没咋。自己有冤情，响鼓明敲，又能把他
咋？他又不偷不抢不犯法的。这样想了几个来回，他
就拿着状子，又去了天安门。

然后他就被几个标流线直的小伙子又架走了。
这次架走再没放。并且他很快知道，安北斗和那个
“正掰馍”已经来京十几天了，竟然和他住在同一条
街上，却每每擦肩而过。

43 大暑
“点亮工程”把北斗镇的确是在全县和全市都

“点亮”了。至于说引起了省上甚至中央领导的注
意，连南归雁都知道那是夸饰之词。他懂得哪一级
以上才叫中央领导。说“点亮”了全省，可省电视台
新闻里“点亮工程”仅闪了一秒钟，解说词还是领导
沿途考察如何如何，压根儿连县上的名字都没提。
并且那一秒钟画面里，领导指指点点的身影还占了

近一半。市上电视台倒是给了不少镜头，他也露了
半边脸。的确只有半边，不过鼻子还算完整地框了
进去。他能理解，如果给他露了全脸，市上领导就剩
下半边了。有熟人还打电话说在电视里看见他了。
他自嘲说，半个脸，也只有你能认出来。就这半脸之
露，竟然引来全市好多单位的考察热潮。县电视台
更是大张旗鼓地跟踪报道，并且还让他对着镜头说
了一分多钟，图像自是霸屏了。如果再给些费用，可

能还能给他们搞一小时专题节目呢。实在是价钱谈
不拢，才搁下了。不过北斗镇“点亮工程”，一时还是
成为全县甚至全市文化旅游发展的“新亮点”了。就
在学习参观络绎不绝、游客成群造访时，温如风上
访事件，也再次把他整得灰头土脸，不，简直是狼狈
不堪了。

开始他也希望温如风只是吓唬吓唬镇上，去了

别的地方。安北斗每天在北京给他的回答只有三个
字：没见人。他知道安北斗不是一个敷衍塞责者，也
不喜欢讨好巴结、夸大其词，没事偏要把事说得很
玄乎。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他不可能给你编出一
句谎言来，让你兴奋一阵，然后才觉得竹篮打水一
场空。有时真需要这种效果，哪怕是兴奋一会儿也
行，可你别指望这家伙能制造出来。但他也绝对相
信安北斗一切都会尽力而为的。

当十几天过去，温如风一直没有回家，安北斗
也无任何消息时，最坏的结果果然来了。电话竟然
是王中石书记打来的：
“南归雁，你怎么搞的，给全县捅下这大娄子？”
他就知道事情不妙：“王书记，怎……怎么了？”
“还怎么了，你们那个温如风，捅天了！立即到

北京领人去！”说完电话嘭地挂了，明显是很生气的
样子。 （未完待续）

茵刘醒龙 （连载 11）

这番关于怪梦的议论对象是

楚学家曾本之先生。
说话的郑雄还不知道，就在

自己替曾本之表白之际，曾本之
已从梦见甲骨文，升华为与甲骨
文实实在在地撞了一个满怀。

不算在阴暗处的那些蝇营狗
苟，能够用如此开放的话语公开
议论曾本之的人实在是少之又

少。那些对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和
大都会博物馆的甲骨文，像英文
一样熟悉的外籍中国古代史研究
者，都会闻曾本之其名而肃然起
敬，平常国人就更不便多嘴饶舌
了。整个武汉三镇唯有在省文化
厅当副厅长的郑雄可以将曾本之

说得汪洋肆意，因为他既是曾本
之的女婿，又是曾本之的大弟子。
郑雄提起此番闲话的前提，是他
认为有关各方对特殊人才需要特
别的重视。

郑雄在省直机关厅局级干部
中素来以才华著称。

所谓才华，大部分表现在口

才出众上，这也是水果湖一带的
机关单位看人用人的重要指标。
郑雄能从楚学院书记任上，升职
为文化厅副厅长，且大家一致看
好他很快就要接任厅长，原因也
在于此。作为当年楚国核心区域
所在省份，外地人对楚学的认知
大多来自南边的邻省。这两年的

情况有所逆转，总结起来原因不

少，最为直接的只有两点：第一是
作为楚学权威曾本之先生扎实的
学问与学说；第二是曾本之的大
弟子、文化厅副厅长郑雄凭着一
条三寸不烂之舌，将曾本之的研
究成果与心得，作了卓有成效并
且深入人心的鼓说与宣传。

有一点足以证明郑雄的语言

天赋何等了得。
如果不是曾本之不肯点头，

郑雄多年前就去北京开讲春秋战

国之楚国兴衰史了。刚刚获得“大

裤衩”雅称的中央电视台，当初在
武汉碰壁之后，才掉头去别处找了
一个替补的。

省直机关所在地是水果湖，
那里的人都知道，那位在电视里将
《三国演义》品出麻辣味的教授，
不过是上场顶替郑雄，并非主力选
手。水果湖的人爱看足球的很多，

但从不跟着汉正街和红钢城的人
光着膀子去球场呐喊。

水果湖的人只用电视机看
球。一场球品完，便接着看“品三
国”。那位教授品得精彩时，他们
会说郑雄的替补果然有两把刷子。
若是哪个地方出了纰漏，他们铁定
要冲着电视机用武汉方言大喊：

“下去！下去！”又接着喊：“上郑
雄！上郑雄！”

水果湖一带的会议特别多，
且与时下多数会议一样沉闷无趣。

但凡有郑雄参加的会议，哪
怕有省长和副省长在场，只要还剩
五分钟时间，主持者都会像看了足

球再看电视评书时那样“上郑
雄”，让郑雄说上几句，活跃一下
会场气氛。接下来，对会议进行小
结时，主持人就能够理直气壮地说
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郑雄也是
做楚学研究出身，他所说的兴楚与
强楚，与时下水果湖一带最流行的
强省富省口号，在文化上是相通

的。省长也好，副省长也罢，他们
从未表示过不悦，别人自然也就不

会皱眉头。

郑雄也挺为自己争面子，只

要开口，总能说出一些通过与会
者的手机短信，迅速扩散开来的
经典语录。那些话没有矫揉造作，
也不像阿谀奉承，如果不是引经
据典，一定是才情勃发，无论用哪
种方式，都像是站在窗后就能看
见的东湖，浩浩荡荡、清清漾漾，
像从内心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

这一次，在场的庄省长因为
像撑竿跳高那样，超越常规地跨
过常务副省长，由副省长直接转
正，心情一好自然就有与众不同
的表现。他破例开口打断郑雄，问
全世界只有五个人做这种怪梦是
如何统计出来的。

郑雄环顾四周不慌不忙地回

应，华中师范大学一位研究心灵
哲学的学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末就做过调查统计，一个人所做
的一百种事或者一百种行为中，
只有一种能够出现在自己的梦
中。同样，在人群中，出现相同梦
境的概率为百分之一。以此类推，

全世界研究甲骨文的总共才五百
多人，能将甲骨文带进梦境的自
然只有五个人了。

庄省长再次开口时，先笑了
一声，然后才说，他见过一些处处
讨好岳父的女婿，但没见过郑雄
这种女婿，只要能够鼓吹，连打嗝
的机会都不放过，是不是画蛇添

足了，让别人以为曾本之先生的
楚学泰斗地位还有争议？

郑雄马上不卑不亢地回敬一

句，学界早有共识，甲骨文和青铜

重器，精通一种便是大师，曾先生
对甲骨文和青铜重器的研究，二
者都走在学界前列，应当是双冠
王、大师中的大师，简单一点说就
是人中泰斗。

说到最后，郑雄还公开建议，
省里应当考虑为曾本之申报院
士。

庄省长当然不会就此罢休，
用手指敲了一下麦克风，同时揶揄
郑雄，当了几年副厅长就丢失了先
前做学者时的严谨，明明还有理由
更能说服人，比如，另外四位记不
住梦中的甲骨文，只有曾本之先生
记得住，这是大学者所必须具有的

特异功能嘛！庄省长可能觉得还
没尽兴，话已说完，又补上几个
字：叫泰斗也不一定靠得住，最靠
得住的还是叫泰山大人！不过，如
果得罪了老婆，泰山大人也是靠不
住的。

庄省长的话引起哄堂大笑。
郑雄既不示弱，也不逞强，接

着庄省长的话继续表示，只要出
了曾家大门，就忘了自己是曾本
之先生的女婿，只要提到楚学，哪
怕自己死后烧成灰也是曾本之先
生的弟子！就在大家以为这是见
好就收的表示时，郑雄突然说了
一番比以往所有经典语录都要经
典的话。

“与政治经济学一样，楚学也
是人学，也需要人才辈出，曾本之
先生这样百年一遇的人才本身就
是楚学的一部分。楚学的最高境
界是楚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复
兴，那样，庄省长就是二十一世纪
的楚庄王！”

会场上顿时静得像夏天最热
时从冰箱里取出来的冰块。

片刻之后，也不需要人带头，
与会者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未完待续）


